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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211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将定向动机流作为中介变量，采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考察高

中生感知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 高中生感知的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

愉悦整体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2) 教师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定向动机流亦显著

正向预测外语愉悦；(3) 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

明，高中英语课堂中的教师支持既可直接改善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也可通过激发持续性、目标导向的

动机状态间接促进外语愉悦，对优化教师支持方式和提升中学外语教学质量具有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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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211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with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
rents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re em-
ploy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Students reported relatively high levels of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2) Teacher support sig-
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both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
ment, while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3)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support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eacher support can promote students’ enjoyment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by activating a sus-
tained, goal-directed motivational state, thereby offering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teacher 
support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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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不断发展，二语习得领域对学习者积极情绪的关注逐渐增加。

Dewaele 和 MacIntyre (2014)指出，外语愉悦(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是外语学习中最具代表性的积

极情绪之一[1]；Li 等(2018)对中文版外语愉悦量表的验证也说明，外语愉悦与中国高中生的课堂学习体

验密切相关[2]。因此，深入探究外语愉悦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对于优化高中英语教学实践、提升学

习者语言学习体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外语教师是课堂教学的核心组织者和实施者，其提供的支持是学生产生外语愉悦情绪的重要来源。

徐锦芬(2020)指出，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应更加关注教师、课堂环境与学习者积极情绪之间

的关系[3]。有效的教师支持，如给予学生及时反馈、信任、鼓励和学习指导，能够为学生创造更积极的

课堂情绪环境。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的直接关联，对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中

间机制关注不足，因而难以回答“教师支持需通过何种心理路径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外语愉悦”这一

实践层面的核心问题。 
学习动机作为连接外部环境与学习者内部情绪、行为的关键桥梁，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着枢纽作用。

近年来，定向动机流(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DMC)作为二语动机研究的新视角，为分析高强度、持

续性的动机状态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Dörnyei 等(2016)将其定义为学习者在追求对自身具有重要意义的

“终极语言目标”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强度、持续性动机投入状态[4]。杨跃、刘会霞(2021)指出，动态系统理

论为理解二语学习中“动机–情绪–行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5]。由此可见，教师支持并非

只提供即时性帮助，还可能通过目标引导、反馈结构和情绪鼓励转化为学生较稳定的目标导向动机状态。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中介模型，深入探讨教师支持如何通过定向动机流这一动力，最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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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外语愉悦水平。本研究将不仅揭示三者间的作用路径，更能从动态动机视角深化我们对外语愉悦形

成机制的理解，为外语教学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 

教师支持是指教育情境中教师为学生提供的多维度帮助与资源供给，是社会支持理论在教育领域的

重要延伸。Babad (1990)认为，教师在课堂中的差异化行为会影响学生对教师支持的感知[6]。在国内教育

语境中，柴晓运、龚少英(2013)将教师支持划分为自主支持、认知支持和情感支持等维度，这些维度既体

现教师对学生学习困难的回应，也体现教师对学生自主参与和能力发展的促进[7]。在高中英语课堂中，

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不仅来自教师是否“关心学生”，还来自教师能否提供清晰的学习解释、具体的

反馈以及适度的自主选择空间。 
外语愉悦是指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克服挑战、完成任务或获得进步时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

Dewaele 和 MacIntyre (2014)较早从实证角度讨论了外语课堂中的焦虑与愉悦情绪；Li 等(2018)对中文版

外语愉悦量表进行验证，并指出外语愉悦可以从个人愉悦、教师愉悦和环境愉悦等方面加以理解。李成

陈、韩晔(2022)进一步发现，外语愉悦、焦虑及无聊情绪均会影响网课学习成效[8]；董连棋、刘梅华(2022)
也发现，外语愉悦可通过学习投入等路径影响外语成绩[9]。因此，外语愉悦既是学生课堂体验的重要表

现，也是理解外语学习质量的重要情感指标。 
目前已有实证研究证实教师支持对学生外语愉悦的积极作用。在质性研究层面，姜艳(2020)发现，教

师的友善态度、个性化反馈和课堂鼓励是引发学生外语愉悦的重要教师因素[10]。在量化研究层面，刘晓

红、郭继东(2021)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教师支持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外语愉悦，还可通过学生课堂交

互投入等变量产生间接影响[11]。这说明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可能存

在更复杂的心理转化机制。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引入定向动机流，以考察教师支持如何通过学生内部

持续性动机状态影响外语愉悦。 

2.2. 定向动机流与教师支持 

定向动机流(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DMC)是二语动机动态化研究的重要概念，强调学习者在

追求重要语言目标时形成的高强度、持续性和自我维持性的动机状态。Dörnyei 等(2016)从理论框架层面

对定向动机流进行了系统阐释；Muir (2016)则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定向动机流的动态特征进行了深入探

讨，指出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短期学习热情，而是由目标/愿景定向性、促成性结构、积极情感和参与者

拥有意识等要素共同支撑的持续动力系统[12]。因此，定向动机流能够解释为什么部分学习者在较长时间

内保持较强的英语学习行动力。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定向动机流可通过问卷测量加以识别，并与英语学习者的目标意识、积极情感

体验和持续学习行为存在密切联系。于守刚(2023)对大学生英语学习定向动机流体验特征与强度预测进

行了研究，为英语学习情境下定向动机流的测量和解释提供了参考[13]。从教师支持的角度看，教师的目

标引导、任务分解、过程反馈和情绪鼓励都可能嵌入定向动机流的形成过程：目标引导对应目标/愿景定

向性，任务分解对应促成性结构，反馈和鼓励则有助于维持积极情感与参与者拥有意识。由此可见，教

师支持可能是学生定向动机流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外部条件。 
已有研究虽分别讨论了教师因素、动机状态和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但对“教师支持如何转化为学

生持续性动机状态”以及“这种动机状态如何进一步影响外语愉悦”的链条式机制关注仍然不足。特别

是在高中阶段，英语学习同时具有课堂互动性和考试任务性，教师支持能否通过激发定向动机流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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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愉悦，仍需要结合实证数据进一步检验。 

2.3. 外语愉悦与定向动机流 

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之间具有“伴生–互促”的关系。于守刚(2023)的研究表明，定向动机流体验

与英语学习者的积极情感和持续学习行为密切相关。定向动机流中的积极情感维度能够直接提升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的愉悦体验，而目标/愿景定向性和促成性结构又能帮助学习者把零散学习行为组织成连续

行动，从而增强其目标接近感、进步感和成就感。当学生感到自己的学习行为正朝着清晰目标推进时，

英语学习便不只是外部任务要求，也会转化为更具意义感和掌控感的积极体验。 
综上，将定向动机流作为“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关系”的中介变量具有必要性。一方面，Dörnyei 等

(2016)关于定向动机流的理论框架说明，教师支持可以通过目标、反馈、情绪鼓励和自主空间嵌入定向动

机流的核心结构；另一方面，于守刚(2023)的研究也表明，定向动机流所包含的目标导向、积极情感和持

续行动特征与英语学习积极体验具有密切联系。因此，检验定向动机流的中介作用，有助于解释教师支

持影响外语愉悦的具体心理路径，并回应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实践需求。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重庆市某高中高二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式随机抽取 4 个班进行问卷调查，共

发放问卷 280 份。经剔除无效问卷及缺失值样本后，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有效问卷为 211 份。受试包含

两个历史类班级和两个物理类班级，均具有较为接近的英语学习背景。 

3.2.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 3 个问题： 
(1) 高中生在外语课堂中感知的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的现状如何？ 
(2) 高中生感知的教师支持对定向动机流、外语愉悦时候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定向动机流对

外语愉悦是否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3) 定向动机流是否在高中生教师支持和外语愉悦之间起中介作用？ 

3.3. 研究量具 

3.3.1. 《外语教师支持量表》1 
本研究的教师支持量表主要参考柴晓运、龚少英(2013)编制的教师支持问卷。该问卷将教师支持划分

为自主支持、认知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维度。本研究结合高中生英语学习特点对部分题项进行适当改编，

形成适用于本研究的外语教师支持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19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六级量表计分，选项由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为 1~6 分。 

3.3.2. 《外语愉悦量表》 
本研究采用 Li 等(2018)编制的《中文版外语愉悦量表》[2]，用于测量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外语

愉悦水平。该量表共包含 3 个维度、11 个题项，其中个人愉悦维度包含 5 个题项，如“我享受英语学

习”；教师愉悦维度包含 3 个题项，如“老师总是鼓励我们”；环境愉悦维度包含 3 个题项，如“我身

边有很好的英语学习氛围”。量表采用李克特六级计分方式，选项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1本研究所使用的外语教师支持量表主要依据柴晓运、龚少英(2013)编制的《中学生感知到的数学教师支持问卷》，并结合高中英

语学习情境进行改编。原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信息详见：https://psybeh.tjnu.edu.cn/CN/Y2013/V11/I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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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赋值为 1~6 分。 

3.3.3. 《定向动机流量表》2 
本研究采用的定向动机流问卷以 Muir (2016)的 DMC Disposition Questionnaire 为基础，同时参考于

守刚(2023)的相关研究，并结合高中生英语学习情境进行题项调整和改编，最终形成包含 15 个题项的定

向动机流量表。采用李克特六级量表，选项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为 1~6 分。 

3.4. 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利用 SPSS 26.0 和 Amos 23.0 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研究者借助 SPSS 26.0
对所得数据依次进行标准化处理、正态分布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其次，与上述 3 个研究问题

相对应，使用 Amos 23.0 进行量表信效度检验，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

愉悦之间的中介作用。 

4. 结果 

4.1.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三个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信效度检验，结果

见表 1。 
 

Table 1. Levels of teacher support,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表 1. 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水平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α KMO 

教师支持 4.25 0.87 0.965 0.958 

定向动机流 4.05 0.99 0.967 0.949 

外语愉悦 4.15 0.96 0.946 0.920 
 

由表 1 可知，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和外语愉悦的平均值分别为 4.25、4.05 和 4.15，均高于六级量

表的理论中值 3.5，说明受试高中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总体感知到较高水平的教师支持，并表现出较强的

定向动机流体验和较积极的外语愉悦情绪。其中，教师支持的平均值最高，表明学生整体上对英语教师

支持的感知较为明显。 
从标准差来看，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和外语愉悦的标准差分别为 0.87、0.99 和 0.96，说明学生在

三个变量上的得分存在一定个体差异，但整体处于可接受范围内。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65、0.967 和 0.946，均高于 0.90，表明各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效度检验结

果显示，三个变量的 KMO 值分别为 0.958、0.949 和 0.920，均高于 0.90，说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量表结构效度较为理想。 
本研究所使用的教师支持量表、定向动机流量表和外语愉悦量表均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同时，三个

变量的平均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表明高中生在英语学习中普遍能够感知到较充分的教师支持，并具有

较积极的动机体验和情绪体验。 

4.2. 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三个变

 
2https://docs.wixstatic.com/ugd/ba734f_00ddd914080e49e8b13af23aa60f49fe.pdf?index=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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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teacher support,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表 2. 教师支持、外语愉悦和定向动机流的相关矩阵 

 教师支持 外语愉悦 定向动机流 

教师支持 1   

外语愉悦 0.271** 1  

定向动机流 0.385** 0.313** 1 

**表示相关系数在 0.01 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p < 0.01。 
 

由表 2 可知，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呈显著正相关(r = 0.271, p < 0.01)，表明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水

平越高，其外语愉悦体验越强。教师支持与定向动机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385, p < 0.01)，表明教师

支持越充分，学生越容易形成持续性、目标导向性的英语学习动机状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之间也

呈显著正相关(r = 0.313, p < 0.01)，表明学生的定向动机流水平越高，其在英语学习中的愉悦体验也越强。 
从相关强度来看，教师支持与定向动机流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表明教师支持可能对学生持续性学

习动机的激发具有较为直接的作用。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则表明，学生的目标导向

动机状态与积极情绪体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此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未

出现过高相关，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后续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基本前提。 

4.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为检验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使用 Amos 23.0 构建结构方程模

型，并对模型拟合情况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知，模型拟合结果为：χ2 = 53.258，df = 32，p = 0.011，χ2/df = 1.664，小于 3；GFI = 0.956，

CFI = 0.984，TLI = 0.978，NFI = 0.962，均高于 0.90；RMSEA = 0.056，SRMR = 0.036，均达到可接受标

准。本研究结合 χ2/df、GFI、CFI、TLI、NFI、RMSEA 和 SRMR 等指标综合判断模型拟合情况。总体表

明本研究所构建的中介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具有较好的匹配程度，可以进一步进行路径关系与中介效应

分析。 
 

Table 3. Fit indice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指标 χ2 df p χ2/df GFI CFI TLI NFI RMSEA SRMR 

判断标准 — — >0.05 <3 >0.90 >0.90 >0.90 >0.90 <0.08 <0.05 

模型结果 53.258 32 0.011 1.664 0.956 0.984 0.978 0.962 0.056 0.036 

 
图 1 表明，教师支持的三个观测维度对潜变量的标准化载荷分别为 0.89、0.89 和 0.83，说明情感支

持、认知支持和自主支持均能较好地反映教师支持这一潜变量。定向动机流四个观测维度对潜变量的标

准化载荷分别为 0.85、0.95、0.82 和 0.83，表明目标/愿景定向性、参与者拥有意识、积极情感和促成性

结构均能较好地反映定向动机流。外语愉悦三个观测维度对潜变量的标准化载荷分别为0.82、0.80和0.75，
表明个人愉悦、教师愉悦和环境愉悦均能较好地解释外语愉悦这一潜变量。整体来看，各观测变量的标

准化载荷均处于较高水平，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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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的中介效应 

由表 4 可知，教师支持对定向动机流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 = 0.498, SE = 0.093, β = 0.39, CR = 5.33, 
p < 0.001)，说明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水平越高，其越容易形成持续性、目标导向性的英语学习动机状

态。也就是说，教师在课堂中提供的情感支持、认知支持和自主支持，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目

标的持续投入。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of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between teacher support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图 1. 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Table 4. Path coefficients 
表 4. 路径系数表 

路径 B SE β CR p 

教师支持 → 定向动机流 0.498 0.093 0.39 5.33 <0.001 

定向动机流 → 外语愉悦 0.218 0.076 0.24 2.87 <0.01 

教师支持 → 外语愉悦 0.232 0.099 0.19 2.34 <0.05 

 
此外，表 4 还表明。定向动机流对外语愉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 = 0.218, SE = 0.076, β = 0.24, CR 

= 2.87, p < 0.01)，说明学生的定向动机流水平越高，其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愉悦体验越强。这表明，当学生

在英语学习中形成较为稳定的目标感、投入感和行动持续性时，更容易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积极情绪体验。 
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直接路径也达到显著水平(B = 0.232, SE = 0.099, β = 0.19, CR = 2.34, p < 0.05)，

表明教师支持不仅能够通过定向动机流间接影响外语愉悦，也能够直接促进学生积极情绪体验的形成。

三条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且方向均为正向，说明本研究提出的“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外语愉悦”

关系模型得到了验证。 

4.5.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可知，教师支持通过定向动机流影响外语愉悦的间接效应为 0.109，Boot SE = 0.042，95%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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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区间为[0.026, 0.192]，不包含 0，表明该中介路径显著成立。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直接效应为 0.232，
95%置信区间为[0.038, 0.427]，不包含 0，说明在加入定向动机流之后，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直接作用

仍然显著。总效应为 0.341，95%置信区间为[0.157, 0.525]，达到显著水平。 
 

Table 5.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5.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类型 Effect Boot SE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p 效应占比 

间接效应 0.109 0.042 0.026 0.192 <0.05 31.90% 

直接效应 0.232 0.099 0.038 0.427 <0.05 68.10% 

总效应 0.341 0.094 0.157 0.525 <0.001 100% 

 
从效应占比来看，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31.90%，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68.10%。这表明，教师支持对

外语愉悦的影响中，约三分之一是通过定向动机流实现的。由于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直接效应仍然显

著，因此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教师支持既可以直接

提升学生的外语愉悦，也可以通过激发学生的持续性目标导向动机状态间接促进外语愉悦的形成。 

5. 讨论 

5.1. 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的直接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和外语愉悦水平均高于量表理论中值，说明

受试学生整体上处于较积极的英语学习情境之中。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教师支

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其中，教师支持对定向动机流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 0.39，是模型中较强的一条结构路径；定向动机流对外语愉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4；教师支持对

外语愉悦的直接路径系数为 0.19。该结果说明，教师支持既具有直接的情绪促进功能，也具有通过动机

系统发挥作用的间接功能。 
教师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定向动机流，说明教师支持并非只是在课堂中提供一般性的帮助，而是能够

成为学生持续性学习动力的重要外部触发条件。其原因在于，定向动机流的形成需要清晰目标、行动结

构、积极情感和主体拥有感。教师在课堂中提供的目标解释、任务分解、学习策略指导和过程反馈，能

够帮助学生把较抽象的英语学习目标转化为可执行的阶段性行动；教师的鼓励和认可又能降低学生面对

学习困难时的情绪消耗，使学生更愿意维持连续投入。因此，教师支持对定向动机流的影响，本质上体

现了外部课堂资源向学生内部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的转化。 
定向动机流显著正向预测外语愉悦，表明外语愉悦并不完全来源于轻松的课堂氛围或即时的教师表

扬，也来源于学生在持续推进目标过程中产生的进步感、掌控感和意义感。当学生具有较清晰的英语学

习愿景，并能通过阶段性任务不断看到自己的行动结果时，学习过程更容易被体验为“正在接近目标”

的过程。这种目标接近感会增强成就体验，从而转化为外语愉悦。因此，定向动机流对外语愉悦的作用

机制可以理解为“目标清晰–行动持续–进步可感–情绪积极”的连续过程。 
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直接预测作用同样显著，说明教师支持还存在一条不经过定向动机流的“即

时情绪通道”。高中英语学习具有较强的考试压力和评价压力，学生在课堂中容易因错误、成绩波动或

任务难度产生紧张与挫败感。此时，教师的理解、尊重、及时反馈和低威胁纠错能够直接提升学生的安

全感、被认可感和胜任感，从而立即改善外语课堂中的情绪体验。换言之，直接路径的心理学含义在于：

教师支持可以直接改变学生对课堂环境的情绪评价，使学生感到英语课堂是可参与、可尝试、可获得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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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空间。 

5.2. 定向动机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说

明，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同时通过“即时情绪通道”和“目标–行动通

道”实现。前者表现为教师支持直接改善学生的课堂情绪体验，后者表现为教师支持先激发学生持续性

的目标导向动机状态，再进一步促进外语愉悦。 
从直接路径看，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直接效应为 0.232，占总效应的 68.10%。这一比例较高，说明

高中英语课堂中的外语愉悦对教师的即时性情绪支持和课堂互动质量较为敏感。尤其在考试导向较强的

学习环境中，教师是否给予明确反馈、是否允许学生犯错、是否认可学生的努力，都会直接影响学生对

英语课堂的情绪判断。因此，直接路径并不是“未被解释的剩余效应”，而是体现了教师支持对课堂情

绪氛围、师生关系安全感和学生胜任感的即时塑造作用。 
从间接路径看，教师支持通过定向动机流影响外语愉悦的间接效应为 0.109，占总效应的 31.90%。

这一结果表明，约三分之一的教师支持作用需要通过学生内部动机状态的转化才能体现出来。也就是说，

教师支持只有在帮助学生形成目标感、行动节奏和持续投入结构之后，才能进一步转化为更稳定的外语

愉悦。该路径强调的不是教师短时间内让学生“感觉开心”，而是教师通过目标锚定和过程支持，使学

生在长期学习推进中获得持续的积极体验。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同时显著，说明定向动机流发挥的是部分中介作用。其心理学含义在于，教师

支持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教师支持能够直接缓冲学习压力、提升课堂安全感和积极情绪；另一方面，

教师支持也能够通过目标引导和促成性结构，推动学生形成更稳定的学习动力。由于直接效应占比高于

间接效应，本研究还提示，定向动机流虽然是重要机制，但并不是教师支持影响外语愉悦的唯一机制。

高中英语教学中既不能只强调长期目标和任务推进，也不能仅停留在情感鼓励层面，而应将情绪支持与

动机结构化支持结合起来。 

5.3. 教学启示 

第一，教师应把“支持”转化为可感知的目标结构，而不是停留在一般性鼓励上。由于教师支持对

定向动机流的路径系数较高(β = 0.39)，教师在教学中应重点发挥目标锚定功能。例如，在单元教学开始

时，教师可将“提高阅读理解能力”“提升写作表达质量”等长期目标拆分为每周可完成的小目标，并

在课堂任务后用简短反馈说明学生当前表现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这样，学生能够把教师支持感知为清晰

的学习路线，而不仅是笼统的关心或表扬。 
第二，教师应设计“阶段性任务–及时反馈–可视化进步”的促成性结构，以增强定向动机流向外

语愉悦的转化。由于定向动机流对外语愉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24)，教师可以在阅读、写作、听说

训练中设置连续性任务链，如“本周积累表达–课堂使用表达–课后修订表达–下周展示提升”。同时，

通过学习档案、目标打卡、同伴互评或个人进步记录，让学生看到自己持续行动带来的具体进步。进步

被看见之后，学习者更容易产生掌控感和成就感，从而形成更稳定的外语愉悦。 
第三，教师仍需保留直接提升外语愉悦的即时情感支持。由于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直接效应占总

效应的 68.10%，教学中不能把所有支持都工具化为任务安排。教师在纠错时可采用“先肯定有效尝试–

再指出一处可改进点–最后给出可执行建议”的反馈方式，减少学生因错误带来的威胁感；在课堂提问

和展示中，可增加等待时间、提供提示语和允许二次回答，使学生更愿意参与。此类即时支持能够直接

改善学生的课堂安全感和被认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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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师应将情感支持、认知支持和自主支持组合成“情绪安全–认知支架–自主选择”的支持

链。具体而言，情感支持解决学生“愿不愿意参与”的问题，认知支持解决学生“知不知道如何完成”

的问题，自主支持解决学生“是否把任务视为自己的目标”的问题。三类支持只有形成链条，才能同时

服务于直接情绪通道和间接动机通道。胡艳红、徐锦芬(2022) [14]也提示，新时代外语课堂应从单纯知识

传递转向更加重视学习体验、课堂互动和学生主体发展的教学形态。 
因此，本研究的教学启示并不是笼统地强调教师要“多支持学生”，而是提示教师根据不同作用路

径精准设计支持行为：若目标是立即改善课堂情绪，应优先使用尊重、鼓励、低威胁反馈等情感支持；

若目标是形成长期积极体验，则应通过目标设定、任务链和进步反馈激发定向动机流。只有同时关注“即

时愉悦”和“持续动力”，教师支持才能更充分地转化为高中生英语学习中的外语愉悦。 

6. 结语 

本研究以高中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与外语愉悦之间的关系，并构

建了以定向动机流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

与外语愉悦整体水平均较高；教师支持与定向动机流、外语愉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定向动机流与外

语愉悦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 
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教师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定向动机流和外语愉悦，定向动机流

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外语愉悦。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定向动机流在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之间

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教师支持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学生的外语愉悦体验，还能够通过增

强学生持续性的目标导向动机状态，间接促进外语愉悦的形成。 
本研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首先，本研究将定向动机流引入教师支持与外语愉悦关系的分析框架之

中，弥补了既有研究多停留于变量直接关系层面、对中间机制关注不足的问题。其次，本研究从动态动

机视角解释了教师支持影响外语愉悦的内在路径，有助于深化对“课堂环境–学习动机–情绪体验”关

系的理解。最后，本研究进一步说明，外语愉悦的形成不仅受到外部课堂支持影响，也受到学习者内部

持续性动机状态的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数据，难以揭示教师支持、定向动机流与外

语愉悦之间的长期动态变化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或教学干预设计，进一步考察三者之间的因

果机制。其次，本研究样本来源相对集中，研究结论的推广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

范围，纳入不同地区、不同年级和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群体，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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